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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一
早
上
收
到
最
新
消
息
，
︽
桃
姐
︾

於
三
月
十
一
日
星
期
日
單
日
票
房
收
港
幣
三

百
多
萬
，
累
積
三
日
票
房
共
八
百
多
萬
，
成

績
彪
炳
，
在
內
地
及
台
灣
票
房
都
非
常
好
。

︽
桃
姐
︾
在
港
上
畫
，
為
配
合
宣
傳
在
各

報
賣
全
版
廣
告
，
其
中
一
個
版
本
是
刊
出
行
內
十

個
對
該
片
的
評
語
，
其
中
有
我
的
觀
後
感
：
﹁
電

影
好
細
膩
，
刻
劃
得
好
細
緻
，
簡
約
得
來
有
真
感

情
。
﹂
這
份
用
淡
然
手
法
表
達
的
深
厚
賓
主
情
誼

感
動
各
地
影
展
的
評
審
，
令
電
影
獲
獎
無
數
，
先

得
了
獎
品
，
在
內
地
、
港
、
台
上
映
則
有
好
票
房

做
獎
金
。

︽
桃
姐
︾
名
利
雙
收
，
被
譽
為
振
興
港
產
片
之

作
，
為
被
台
灣
電
影
︽
那
些
年
，
我
們
一
起
追
的

女
孩
︾
奪
去
香
港
歷
年
華
語
電
影
票
房
冠
軍
爭
回

一
口
氣
，
證
明
好
的
港
產
片
仍
能
刺
激
觀
眾
入
場

意
慾
，
當
頭
棒
喝
香
港
部
分
電
影
人
，
不
要
再
主

觀
認
為
要
億
萬
金
元
製
作
、
要3D
、
特
技
、
大
場

面
才
是
票
房
保
證
，
有
人
反
駁
指
︽
桃
姐
︾
因
為

有
劉
德
華
演
出
，
固
然
不
愁
票
房
，
難
道
忘
記
了

劉
德
華
也
有
票
房
麻
麻
的
電
影
？
就
連
劉
華
自
己

事
前
也
不
看
好
票
房
，
預
計
要
虧
蝕
一
百
萬
港

元
，
如
今
單
是
內
地
保
守
估
計
會
有
超
過
一
千
萬

人
民
幣
的
利
潤
。

︽
桃
姐
︾
有
許
鞍
華
、
劉
德
華
、
葉
德
嫻
這
個

鐵
三
角
，

叫
好
是
意
料
中
事
，

能
夠
叫
座
，

功

勞
應
歸
於
精
心
策
劃
的
推
廣
宣
傳
計
劃
的
大
腦
，

完
全
捕
捉
觀
眾
的
心
理
，
電
影
先
闖
威
尼
斯
影
展
，
葉
德
嫻

奪
影
后
，
繼
而
獲
台
灣
金
馬
最
佳
導
演
、
影
后
及
影
帝
，
葉

德
嫻
憑
此
片
狂
掃
海
內
外
多
個
影
后
后
冠
，
累
積
一
年
的
氣

勢
才
公
映
，
觀
眾
早
已
引
頸
以
待
，
劉
德
華
和
葉
德
嫻
又
騰

出
檔
期
隨
片
到
各
地
做
首
映
，

人
在
人
情
在
，
自
能
吸
引
觀

眾
購
票
入
場
，
劉
德
華
更
隆
而
重
之
，

推
出
由
他
親
自
執
筆

的
︿
我
的
三
十
個
工
作
天—

—

︽
桃
姐
︾
拍
攝
日
記
﹀，
再
助

宣
傳
一
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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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桃姐》大收原因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中
國
保
存
至
今
的
傳
統
地
方
志
有
八
千

五
百
多
種
，
共
十
一
萬
多
卷
，
數
量
約
佔

中
國
現
存
古
籍
十
分
之
一
。

編
修
地
方
志
是
中
華
民
族
源
遠
流
長
的

優
良
文
化
傳
統
。
中
國
地
方
志
的
起
源
，

可
上
溯
至
春
秋
戰
國
時
期
，
與
傳
統
國
別
史
、

地
理
書
及
地
圖
甚
有
淵
源
。

地
方
志
的
種
類
繁
雜
，
按
地
域
範
圍
不
同
，

可
分
為
總
志
、
省
志
、
府
志
、
州
志
、
廳
志
、

縣
志
、
鄉
鎮
志
、
鄉
土
志
、
邊
關
志
、
土
司
司

所
志
及
鹽
井
志
等
十
一
大
類
。

清
代
是
中
國
地
方
志
發
展
的
重
要
階
段
。
康

熙
、
乾
隆
、
嘉
慶
三
朝
，
三
次
編
修
、
續
修

︽
大
清
一
統
志
︾。
每
次
編
修
，
朝
廷
都
先
行
詔

令
全
國
各
地
編
修
地
方
志
。
各
省
通
志
、
府

志
、
州
志
、
縣
志
，
以
至
鄉
志
、
鹽
井
志
及
寺

觀
志
等
，
應
有
盡
有
。

關
於
編
香
港
地
方
志
，
本
是
唯
茲
唯
大
的

事
，
問
題
是
政
府
不
重
視
，
光
靠
民
間
，
力
量

有
限
。

澳
門
政
府
特
別
撥
六
億
元
經
費
編
澳
門
地
方

志
。
香
港
民
間
籌
集
不
過
二
百
多
萬
，
套
一
句
俗
語
，
真

是
﹁
雞
髀
與
牛
髀
﹂
之
分
。
日
前
與
台
灣
一
位
學
者
談

起
，
他
認
為
不
可
思
議
，
但
這
一
起
活
生
生
的
事
實
，
卻

發
生
在
這
個
庫
存
充
裕
的
國
際
大
都
會
！

政
府
對
本
地
體
育
活
動
、
表
演
藝
術
大
灑
金
錢
，
反
而

忽
視
了
本
土
的
文
化
，
這
是
令
有
識
人
士
痛
心
疾
首
的

事
。

去
年
杪
，
我
與
劉
蜀
永
教
授
協
商
舉
行
一
次
關
於
編
修

香
港
地
方
志
的
座
談
會
，
由
︽
明
報
月
刊
︾
出
面
主
辦
，

反
應
踴
躍
。

與
會
者
包
括
各
方
面
代
表
人
物
，
計
有
︵
以
筆
劃
為

序
︶
：

香
港
地
方
志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名
譽
高

級
研
究
員
丁
新
豹
博
士
；
香
港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主
任
呂
大

樂
教
授
；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管
治
與
公
民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員

洪
清
田
博
士
；
聯
合
出
版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名
譽
董
事
長
、

世
界
中
文
報
業
協
會
會
長
李
祖
澤
先
生
；
嶺
南
大
學
政
治

學
系
副
教
授
、
嶺
南
大
學
公
共
管
治
研
究
部
主
任
李
彭
廣

博
士
；
香
港
地
方
志
辦
公
室
主
任
、
嶺
南
大
學
香
港
與
華

南
歷
史
研
究
部
主
任
劉
智
鵬
教
授
；
香
港
地
方
志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
嶺
南
大
學
榮
譽
教
授
劉
蜀
永
教
授
。

會
議
開
得
很
熱
烈
。
與
會
者
提
到
歷
史
上
的
地
方
志
，

都
是
﹁
官
修
﹂—

—

由
官
方
來
編
修
地
方
志
。

座
談
會
最
後
結
論
是
，
編
修
香
港
地
方
志
，
最
好
辦
法

有
二
，
其
一
是
官
方
支
持
，
民
間
籌
錢
，
社
會
參
與
︵
包

括
學
者
︶。
但
最
理
想
是
，
由
官
方
出
錢
，
社
會
參
與
。
這

樣
就
可
以
解
決
經
費
問
題
，
而
且
也
能
做
到
更
客
觀
、
持

平
了
。

換
言
之
，
過
去
地
方
志
是
地
方
官
員
，
如
縣
官
主
催
其

事
，
由
地
方
政
府
出
錢
，
徵
調
編
修
人
員
來
做
，
不
免
有

局
限
性
，
因
為
地
方
官
大
都
報
喜
不
報
憂
。
這
樣
一
來
，

編
修
出
來
的
地
方
志
就
大
打
折
扣
了
。

推
動
編
修
香
港
地
方
志
一
事
，
現
在
寄
望
新
候
選
人

了
。

︵
下
︶

地方志寄望新特首
彥　火

琴台
客聚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已
六
十

三
年
，
廣
州
的
地
名
街
名
也
改
得

七
七
八
八
，
但
西
關
的
上
九
甫
下

九
甫
十
八
甫
等
之
名
稱
，
仍
然
照

舊
，
老
廣
州
人
都
捨
不
得
全
棄
這

些
舊
稱
，
因
這
些
地
名
都
有
城
市
歷
史

之
親
切
感
。
前
日
老
友
﹁
超
人
﹂
林
超

榮
上
廣
州
看
黎
文
卓
所
辦
之
劇
團
演

︽
鄧
麗
君
傳
︾，
回
來
後
閒
談
提
起
廣
州

這
地
名
﹁
甫
﹂
之
由
來
，
在
下
是
老
廣

州
，
且
略
說
一
二
。

﹁
甫
﹂
在
廣
州
傳
統
有
兩
個
說
法
，

一
是
清
初
平
南
王
尚
可
喜
帶
兵
攻
打
廣

州
，
在
廣
州
北
部
北
江
河
峽
﹁
石
門
﹂

遭
到
頑
抗
︵
石
門
返
照
後
來
為
廣
州
八

景
之
一
︶，
損
兵
折
將
先
後
班
兵
三
次
才
攻
下
廣

州
，
為
求
洩
恨
下
令
屠
城
三
日
。
那
時
廣
州
為
南

海
府
是
華
南
最
大
驛
站
，
明
制
以
十
里
為
一
驛
，

稱
之
一
鋪
，
尚
可
喜
下
令
清
兵
入
城
殺
它
十
八

鋪
，
嘩
，
殺
十
八
里
民
居
豈
非
血
洗
南
天
？
當
時

尚
可
喜
之
中
軍
副
將
王
湘
泉
為
人
善
良
，
他
連
夜

叫
小
兵
將
把
驛
站
之
﹁
鋪
﹂
牌
改
用
木
牌
寫
上

﹁
第
一
鋪
﹂、
﹁
第
二
鋪
﹂
等
名
稱
，
由
石
門
流
入

城
之
城
河
六
脈
渠
口
﹁
第
一
津
﹂
開
始
，
每
隔
一

里
左
右
便
插
一
牌
，
所
以
十
八
里
便
有
了
十
八
鋪

之
標
誌
。

清
兵
入
城
安
頓
後
，
王
湘
泉
叫
人
把
十
八
個
驛

牌
之
﹁
鋪
﹂
字
削
去
金
字
旁
，
以
混
淆
尚
可
喜
入

城
之
視
聽
。
從
此
由
第
一
甫
延
至
上
下
九
甫
到
十

八
甫
北
，
只
有
廿
里
不
到
，
而
且
向
北
過
了
第
一

津
便
沒
有
﹁
甫
﹂，
所
以
廣
州
人
有
句
俗
語
笑
人
唱

歌
唱
戲
走
音
走
調
就
叫
﹁
個
條
友
第
一
津—

—

離

晒
甫
︵
譜
︶
呀
﹂，
時
至
今
日
這
些
典
故
已
甚
少
人

知
了
。

﹁
甫
﹂
之
故
事
發
展
到
二
百
年
後
咸
豐
年
，
因

有
相
士
說
廣
東
有
帝
王
氣
，
會
出
反
賊
稱
王
，
帝

王
風
水
口
就
在
羊
城
北
之
瘦
狗
嶺
，
下
令
廣
東
提

督
葉
名
琛
每
年
去
破
壞
此
風
水
地
，
老
葉
知
北
京

帝
王
家
不
識
地
理
，
便
年
年
寫
奏
摺
領
軍
餉
萬

㛷
，
啟
奏
朝
廷
﹁
每
年
九
月
重
陽
帶
大
軍
遠
征
由

第
一
甫
殺
到
十
八
甫
，
要
三
晚
紮
營
過
夜
，
運
重

火
炮
百
尊
打
瘦
狗
嶺
三
日
夜
把
帝
王
風
水
毀
去⋯

⋯

﹂
而
其
中
第
十
甫
一
過
便
有
一
地
名
為
﹁
大
馬

站
﹂，
軍
人
紮
營
休
息
之
時
，
無
事
做
造
其
爐
灶
生

火
，
把
出
征
祭
祀
燒
肉
加
人
民
送
來
之
豆
腐
和
韭

菜
混
蝦
醬
共
煮
，
下
酒
十
分
好
味
，
於
是
此
菜
就

名
﹁
大
馬
站
煲
﹂，
此
吃
法
一
直
傳
至
今
天
。
這
些

掌
故
皆
和
廣
州
之
﹁
甫
﹂
有
關
也
。

甫之由來
阿　杜

杜亦
有道

最
近
﹁
貪
官
﹂
兩
字
在
香
港
亂

飛
，
令
我
想
起
兩
個
與
這
詞
相
關
的

小
故
事
。

話
說
南
宋
時
高
宗
微
服
出
遊
，
在

街
上
碰
見
測
字
名
家
謝
石
，
於
是
要

求
對
方
替
其
測
字
。
宋
高
宗
首
先
在
土
地

上
畫
出
一
個
﹁
一
﹂
字
，
謝
石
見
而
大

驚
，
因
為
土
上
加
一
，
即
﹁
王
﹂
也
，
於

是
請
高
宗
再
寫
字
，
他
跟
㠥
寫
了
一
個

﹁
問
﹂
字
，
但
偏
偏
因
為
地
上
的
土
石
所

阻
，
問
字
頂
上
的
﹁
門
﹂
向
左
右
兩
邊
飛

開
，
謝
石
見
後
立
刻
向
高
宗
下
拜
，
皆
因

這
樣
寫
法
的
問
字
，
不
論
從
左
右
看
也
成

﹁
君
﹂
字
模
樣
，
故
此
眼
前
人
定
必
當
朝
天

子
。高

宗
後
召
謝
石
到
殿
前
再
替
其
測
字
，

高
宗
振
筆
寫
了
一
個
﹁
春
﹂
字
，
謝
石
回

答
：
﹁
秦
頭
太
重
，
壓
日
無
光
。
﹂
當
時

正
正
就
是
千
古
貪
官
秦
檜
勢
力
坐
大
的
日

子
。
也
因
為
這
次
的
占
測
，
謝
石
被
這
位
奸
臣
所

害
，
在
放
逐
異
鄉
的
途
中
，
他
遇
上
一
位
奇
人
替
其

測
字
，
他
以
自
己
名
字
中
的
﹁
石
﹂
字
讓
對
方
占

測
，
對
方
回
答
石
遇
上
卒
，
﹁
碎
﹂
也
，
大
家
不
難

猜
出
謝
石
最
後
的
下
場
。

另
一
個
與
貪
官
相
關
的
故
事
，
主
角
則
是
年
幼
的

紀
曉
嵐
。
據
說
他
當
時
與
朋
友
們
不
小
心
用
球
踢
中

知
府
的
轎
子
，
知
府
於
是
出
上
聯
要
求
他
對
，
對
得

好
才
把
球
還
予
紀
曉
嵐
。
知
府
所
出
的
上
聯
為
﹁
童

子
六
七
人
，
唯
汝
狡
。
﹂
紀
曉
嵐
於
是
答
：
﹁
太
守

二
千
石
，
獨
公⋯
﹂
他
故
意
不
揭
露
下
聯
的
最
後
一

字
，
引
得
知
府
好
奇
問
他
，
紀
曉
嵐
然
後
回
答
：

﹁
若
你
把
球
還
我
，
便
是
﹃
廉
﹄，
否
則
便
是
﹃
貪
﹄。
﹂

逗
得
知
府
哈
哈
大
笑
。

在
孩
童
眼
中
，
拿
走
他
的
球
已
算
是
貪
心
的
行

為
，
貴
為
成
年
人
，
我
們
更
應
明
白
自
律
的
重
要
！

貪詞小故事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以
前
服
務
的
出
版
公
司
，

電
傳
三
月
份
新
書
的
宣
傳
給

我
，
裡
面
一
本
兒
童
故
事
吸

引
我
的
注
意
，
因
為
書
名
叫

做
︽
雨
耳
朵
︾。
我
不
知
道

故
事
講
述
的
是
什
麼
，
因
為
沒
有

簡
介
可
看
，
只
能
憑
我
的
想
像
，

來
想
出
雨
如
果
有
耳
朵
，
會
聽
到

些
什
麼
？
雨
聽
到
什
麼
難
以
想

像
，
不
過
人
聽
雨
聽
出
些
什
麼
，

卻
有
詞
有
散
文
有
歌
可
辨
。

宋
代
的
蔣
捷
寫
有
︽
虞
美
人
．

聽
雨
︾
：
﹁
少
年
聽
雨
歌
樓
上
，

紅
燭
昏
羅
帳
。
壯
年
聽
雨
客
舟

中
，
江
闊
雲
低
斷
雁
叫
西
風
。
而

今
聽
雨
僧
廬
下
，
鬢
已
星
星
也
。

悲
歡
離
合
總
無
情
，
一
任
階
前
點

滴
到
天
明
。
﹂
道
盡
人
生
不
同
階

段
的
感
懷
，
讀
來
興
起
一
種
無
奈

的
悲
愴
。

詩
人
余
光
中
，
寫
過
一
篇
散
文

︽
聽
聽
那
冷
雨
︾
，
開
篇
說
的
就
是
如
今
的

﹁
驚
蟄
一
過
，
春
寒
加
劇
﹂
的
時
節
裡
，
﹁
雨

季
開
始
，
時
而
淋
淋
漓
漓
，
時
而
淅
淅
瀝

瀝
﹂，
從
雨
聲
中
聽
到
的
是
對
故
鄉
思
念
的
情

懷
，
最
後
興
起
的
是
﹁
前
塵
隔
海
。
古
屋
不

再
。
聽
聽
那
冷
雨
。
﹂
那
是
一
九
七
四
年
的

作
品
，
那
時
兩
岸
猶
在
緊
張
。
如
今
兩
岸
已

通
，
余
光
中
早
已
返
鄉
，
冷
雨
情
懷
不
再
了

吧
？年

輕
人
喜
歡
的
歌
星
王
力
宏
，
七
年
前
有

一
首
歌
也
叫
︽
聽
雨
︾，
內
裡
的
歌
詞
說
：

﹁
一
個
人
靜
靜
聽
雨
，
數
㠥
窗
上
的
雨
滴
，
有

雨
就
像
有
你
，
想
㠥
你
每
段
過
去
，
都
是
生

命
的
足
跡
寄
盼
有
雨
有
你
。
﹂
聽
雨
聽
出
愛

人
的
過
往
，
卻
只
有
個
人
感
懷
。

你
呢
？
會
聽
雨
嗎
？
會
從
雨
聲
中
聽
到
些

什
麼
？
或
者
像
多
數
人
一
樣
，
下
雨
天
，
不

如
戴
上
耳
機
，
聽
那
電
玩
中
傳
來
的
打
鬥

聲
？ 聽雨

興　國

隨想
國

向
田
邦
子
的
小
說
時
常
存
在
大
大

小
小
的
家
庭
秘
密
，
老
父
瞞
㠥
家
室

有
外
遇
，
更
加
是
常
見
的
情
節
安

排
。
我
特
別
偏
愛
︿
慢
坡
﹀︵
收
在

︽
回
憶
，
撲
克
牌
︾︶，
一
位
中
小
企
社

長
庄
田
，
把
一
名
來
自
北
海
道
積
丹
半
島

的
鄉
村
姑
娘
富
美
子
金
屋
藏
嬌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瀰
漫
多
重
折
射
的
微
妙
人
生
糾

結
。
小
說
的
﹁
金
屋
﹂
設
定
在
東
京
麻
布

的
半
山
區
上
，
︿
慢
坡
﹀
刻
意
把
斜
坡
的

地
理
位
置
用
來
區
別
坡
上
及
坡
下
的
世

界
，
坡
上
是
中
上
階
層
的
住
宅
區
，
坡
下

是
小
市
民
的
庶
民
坊
鎮
。
庄
田
每
次
來

到
，
總
在
坡
下
下
車
，
然
後
在
附
近
的
煙

草
店
買
一
包
香
煙
，
再
緩
緩
的
走
上
坡
入

屋
；
後
來
當
發
覺
富
美
子
已
變
得
一
名
都

市
時
髦
女
性
，
自
己
再
沒
有
入
屋
的
衝

動
，
也
是
在
坡
下
買
一
包
煙
，
於
晚
霞
中

打
算
找
一
輛
計
程
車
再
回
家
算
了
。

麻
布
中
的
西
麻
布
，
其
實
就
是
以
前
的
霞
町
，
名

字
的
改
變
是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事
。
而
向
田
自
六
四
年

開
始
，
便
一
個
人
在
霞
町
獨
自
生
活
，
而
所
以
︿
慢

坡
﹀
中
的
場
景
，
或
多
或
少
正
是
作
者
現
實
生
活
空

間
的
變
形
寫
照
。
更
重
要
的
是
，
向
田
之
所
以
離
家

生
活
，
導
火
線
是
與
父
親
吵
了
一
架
，
而
父
親
是
故

意
設
局
好
讓
邦
子
可
以
自
由
自
在
方
便
工
作
。
而
且

向
田
一
直
是
外
遇
中
的
第
三
者
，
搬
出
來
那
年
正
是

她
的
情
人
逝
世
後
的
日
子
，
顯
然
暗
地
裡
親
人
之
間

也
明
白
邦
子
需
要
自
己
的
空
間
以
喘
息
平
復
下
來
。

生
活
上
的
場
景
還
是
表
面
的
投
影
，
更
重
要
的
是
關

係
及
心
境
上
的
對
照
。
邦
子
的
妹
妹
和
子
在
︽
向
田

邦
子
的
情
書
︾
中
，
便
曾
提
及
邦
子
與
情
人
Ｎ
先

生
，
以
及
對
方
的
母
親
反
過
來
卻
好
像
住
在
一
起
，

像
是
另
一
個
家
庭
似
的
。
對
邦
子
而
言
，
那
個
家
更

能
理
解
她
、
且
隨
時
隨
地
熱
情
地
歡
迎
她
，
是
她
可

以
安
心
休
憩
的
地
方
，
由
是
反
而
成
為
邦
子
生
活
的

核
心
。
除
了
感
情
關
係
的
牽
連
外
，
和
子
正
好
道
出

邦
子
的
投
影
實
相—

—

一
個
具
體
可
親
可
感
的
家
，

也
是
從
不
同
身
份
角
色
職
能
上
得
以
脫
序
卸
責
的
隱

匿
之
處
，
此
所
以
邦
子
也
正
是
緩
緩
上
坡
的
庄
治
。

向田的投影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根據姚桂茹師傅（承德的士司機）的建議，看
過「小布達拉宮」（普陀宗乘之廟）和「班

禪行宮」（須彌福壽之廟）後，我們來到避暑山莊
正門——麗正門，準備飽遊久仰的避暑山莊。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當目光觸及麗正門的一

剎那間，我不由一怔！難道這就是帝王御苑的大
門？！如此地其貌不揚，怎麼看怎麼都不像啊，
不論是記憶中的故宮午門，還是剛剛遊覽過的寺
廟，它們哪一個不是宮闕巍峨，金碧輝煌？而眼
前這座堂堂的「皇門」，青磚灰瓦，講個頭，矮塌
塌；論色彩，灰撲撲，哪有半點君臨天下的威嚴
氣派？
清代張潮曾有句名言：「文章是案頭之山水，

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按此說法，避暑山莊無疑是
遠勝於自然山水的「地上文章」了，可當初「大
清」的統治者，也就是康熙，他是如何「書寫」
的呢？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王朝，將皇家「山莊」
的大門弄成此等模樣，呵呵，莫非它的GDP也注
水摻假，修建時還真的差這倆錢，或者，不這麼
處理就會搞出個爛尾工程來？它究竟是座舉世無
雙，專供帝王享樂的皇家逍遙宮呢，還只是個政
績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呢？⋯⋯這麼胡亂
想㠥，思緒就鑽進了故紙堆。
三百多年前，一個群山環抱的小山村，突然被

人以所謂「勸承受先祖恩澤」的名義改名易姓。
從此，神州大地少了個名叫「熱河上營」的山
村，而多了座熙來攘往的城市。這便是承德。
其實，「承德」之問世，完全是應運而生：
一是歷史出現了新的節點。
滿清入關之後，經過五十多年的「胡蘿蔔加大

棒」，內憂外患局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改觀：中原民
眾，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清復明情緒已逐漸降

溫；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南方「三藩」之
亂業已平定；北方部落的邊患問題也先後逐一得
到解決；通過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沙俄東擴得到
初步遏制。一身征塵，年過半百的康熙皇帝，終
於在有生之年看到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邊疆
安定的局面。可以這麼說，此時的「大清」已步
入名副其實的盛世時代。
二是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
康熙是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的皇帝。他不僅文

武兼備，出類拔萃，尤其在繼往開來上善於守
成。在祖母的輔佐下，他八歲登基，十六歲計除
權奸鰲拜，一生經歷過的刀光劍影，驚濤駭浪不
計其數，深知「創業難，守業更難」。因此，他沒
有被勝利衝昏頭腦，沒有飄飄欲仙，而是警鐘長
鳴。當別人都沉醉於歌舞昇平的時候，他卻始終
在為社稷的長治久安、世代相傳而焦慮，眼睛死
死盯㠥靜水下的暗流。比如1699年《桃花扇》問
世後，教坊和宮中傻乎乎爭相競演的時候，他就
一眼看出個中危險的政治傾向，斷定它是一株反
清復明的大毒草，以致令後世有了「利用小說反
黨」的警覺。其思想深處，天下太平，並不意味
㠥可以高枕無憂。書齋文人，馬背部落，宗教貴
族，虎狼鄰居⋯⋯哪一個是可以掉以輕心的呢？
正因為康熙對形勢有㠥十分清醒的認識，所以

如何長期穩住邊疆各種勢力，也就提上了議事日
程。
如何解決？康熙工於心計，老謀深算，權術稔

熟，駕馭深諳，其特點是經常不按常規出牌。這
方面的典型例子很多，亦如上面提到的《桃花
扇》，在今天看來絕對要算個驚天大案，可他不批
判，不禁演，不殺人。同樣，在處理邊疆「維穩」
問題上，他的表現依舊很是另類。

誰都知道，清以前的歷代統治者抵禦北侵，防
止邊患的措施無一不是大修長城，可康熙對這種
婦人之見的圍牆固邊很是不屑，明確表示反對。
在古北口總兵官蔡元修長城的請示上，他曾嚴厲
批示道：「守國之道，惟在修得民心」。
康熙反對修長城，但不等於不重視長城；不修

地上長城，不等於說不修心頭長城。說到這裡，
問題也就比較清楚了：原來，為了鞏固統治，康
熙需要一個平台——一個修築人心長城的平台。
那麼，這個平台在哪裡呢？康熙的目光停留在

熱河上營，於是「承德」被開發出來，借用今天
的話說，成為清王朝的「特區」。
三是得天獨厚的地理與氣候。
「承德」之選中，蓋因其有㠥得天獨厚的自然

條件。承德位於華北與東北接壤的山區，「道近
神京，往來無過兩日」；北與大漠、草原毗鄰，
幾乎舉鞭便到。因此，不管是皇帝，還是部落首
領，無論哪一方到這裡，往來都十分便利。其
次，這裡山巒疊嶂，河流縱橫，水草豐茂，野獸
出沒，又是建立木蘭圍場，堅持秋獮制度的理想
場所。第三，這裡氣候宜人，夏季山口風穿堂而
過，白天沒有溽熱，夜間十分清涼，是避暑消夏
的好去處。正因為如此，「特區」選在這裡，便
至少可收一石三鳥之利：
一，可名正言順地阻止大漠、草原上那些覬覦

神器的「可汗」們藉故南下帝京，避免京師繁
華、宮廷奢靡在感官上給他們造成刺激，引起不
必要的負面效應，從而在心理上盡可能地抑制其
「紅眼」衝動；

二，木蘭圍場設在此地，不僅可讓「大清」的
起家老本——八旗兵丁早晚操練，繼承「革命」
傳統，保持神勇精銳，還可在必要時組織他們
「例行」軍演，讓北方那些不安分的夥計們陣前
「閱兵」，從而在軍事上對其野心起到震懾作用；

三，順利渡過炎熱的夏季，既可從容處理政
務，又可養生健體，以使皇帝健康長壽，宗室人
丁興旺，子嗣綿延，香火萬代。
政治、軍事、文化、心理、制度、健康、皇族

⋯⋯凡此種種，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承德」
莫不意義重大，其脫穎而出也就勢在必然。

上合天時，下得地利，對「大清」而言，承德
簡直就是一處天生的經國平台啊。
想到這些，我忽然似有所悟，嗨，麗正門之低

調，之不起眼，有甚不好理解的？它不正是康熙
修築人心長城這篇大「文章」的題中之義嗎！
「麗正」語出《易．離卦》：「離，麗也；日

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元世祖忽必烈於1267年由「上都」
遷都城於金「中都」（今北京市），1272年改「中
都」為「大都」，大都的正門就叫麗正門。採用元
大都城門命名避暑山莊的正門，二百五也能鬧明
白，「山莊」者，「大都」也！再看麗正門時，
便有了新的感覺。造型和尺寸，標識和飾物，包
括門楣上的滿、漢、蒙、藏、維五種文字的「麗
正門」門額，門對面的紅照壁，下馬石，門兩邊
的石獅，幾乎無不可圈可點，耐人尋味，「山莊」
的性質、功能也隨之明晰起來。很顯然，「山莊」
之建是有醉翁之意的，如果將其僅僅解讀為意在
避暑，甚至是為了享樂逍遙，不說大錯特錯，至
少也是以偏概全。至於「政績工程」、「形象工程」
云云，說句難聽的，不靠譜！
不用多說，我是帶㠥幾分自嘲和不已讚歎穿過

麗正門的。
進門後舉目看去，發現拙見果然得到印證。不

論其選址取勢、佈局謀篇，還是風格特點，乃至
細節處理，幾乎無一不在告訴人們，「山莊」哪
是什麼安樂窩逍遙宮喲，分明一部盛世憂危之作
啊！　

千古「文章」帝王心
──遊承德避暑山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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